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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傅增湘先生

永远的藏园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傅增湘（1872—1949），四川江安人，字沅叔，自号藏园、藏园居士。民国初年曾任教

育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内阁要解散北京大学，傅先生以辞职表示反对，后

定居北京，以藏书、校书、研究目录版本为业。“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远别

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

如海一身藏。”苏轼的这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之一或许恰恰是傅增湘此时的心境，

傅增湘又非常仰慕同为四川人的文豪苏轼，于是取苏东坡致子由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

将藏书处命名为“藏园”。那时起，世间少了一个官员，多了一个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

矻矻穷日夜不休的文献学家。今年是傅增湘先生诞辰 150周年，重新学习藏园老人藏书、校

书、用书、捐书的人生，感慨良多。

一、真知笃好的藏书家

藏园先生平生“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书，必从之假读。

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盖其好学天性然也。”① 不仅如此，余嘉锡

说“藏园先生之于书，如贪夫之陇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捐，手权轻重，目辨

真赝，人不能为毫发欺。盖其见之者博，故察之也详。吾尝侍坐于先生，闻其谈板本异同，

如数家珍。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于暗中摸索能别媸妍者” 。鉴定能

力之高也可见一斑。正因如此，藏园收书质量之高非寻常藏家可比。以国家图书馆现藏的藏

园旧籍而言，藏园老人最看重的“双鉴”，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同治乙丑岁，先大父励生公

官金陵，得元刊《资治通鉴》胡注，即世所谓‘兴文署本’者。独山莫郘亭先生题耑，谓‘略

去外碍，增值以售，亦可谓能鉴其真者矣’，是为吾家藏书之鼻祖。余频年搜采，宋元椠本

略有所储，差幸仰承先绪，今复得此巨编
②
，正与梅磵注本后先辉映。敬题藏书之所曰双鉴

楼，并援荛翁之例，别写得书图，征求通人题咏，上以表先人之清德，下以策小子之孟晋焉。

丙辰十一月十一日，江安傅增湘记。”
③
叙双鉴楼得名之渊源。丙辰年为 1916年。

1928年，藏园收得传世惟一完整的宋人写本《洪范政鉴》，题记中叙得书过程：“忆壬

子之夏，盛伯羲祭酒遗书散出，余按目而稽，得觏此帙。郁华阁中所庋宋元古椠，名贤钞校，

琳瑯溢架，无虑万签，然绝世奇珍，断推此为弁冕。嗣诇知为完颜景朴孙所得，欲求录副而

①
《藏园群书题记》余嘉锡序

②
案：指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资治通鉴》。

③
《藏园群书题记》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97%85%E4%B8%AD%E9%97%BB%E5%AD%90%E7%94%B1%E5%BE%97%E5%91%8A%E4%B8%8D%E8%B5%B4%E5%95%86%E5%B7%9E%E4%B8%89%E9%A6%96%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WDsuHw-mH9hn1DdPjR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DkPHm3n1nvPW0srHRYnHD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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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得，即请就半亩园中展阅片晷，略纪梗概，亦复吝之。虽当日摩挲，仅留一瞥，然古香

异采，梦寐不忘者，垂十余年。前岁景氏云殂，法书名画，散落如烟，独此帙与松雪手书《两

汉策要》最为晚出。《策要》旋归济宁潘氏，《政鉴》尚秘惜不忍去手，仅以重金质余书库者

数月，只完录副之愿，而问鼎则未许也。今岁初春，文德韩估忽来商略，悬值绝高，非初意

所及料。余乃斥去日本、朝鲜古刻书三箧，得巨金而议竟成，舍鱼而取熊掌，余心固所甘

焉。……藏园什袭，虹月宵腾，涑水巨编，俪成双鉴，它时斠订刊行，流传万本，兹事岂异

人任哉！”《洪范政鉴》替换元刊《通鉴》，与百衲本《通鉴》相配成“双鉴”，“双鉴楼”及

其藏书更加名重一时。

藏园有一部宋刻递修传世孤本《周易正义》，十四卷，唐孔颖达撰。《周易》作为中外历

史上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具有哲学、科学、史学以及巫术这几个层面的性质，对中国文

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三国魏王弼和晋韩康伯均为《易经》作注，唐代孔颖达奉太宗命主编

《五经正义》，首即《周易正义》。正义又称疏，系在正统注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

对原有经注进行疏证，并对注文加以注解。唐宋以来，历代科举取士皆以经书及其注疏为依

据，故群经注疏之写本、刻本流传甚多。北宋国子监有诸经正义单刻本，称单疏本，南宋复

刻之。今传世群经注疏以单疏本为最早，而流传至罕。原因在于：南宋初年，为便于披阅，

两浙东路茶盐司首先将《易》《书》《周礼》的经、注、单疏合刻在一起，绍熙间又将《礼记》

《毛诗》的经、注、单疏合刻在一起，绍兴府知府沈作宾又将《春秋左氏传》的经、注、单

疏合刻在一起，即所谓“越州本六经”，由此各经经、注、单疏萃见于一书，读者使用便利,

但将各经注、疏分散在相关经文之下，注文及疏文难免有所省略，文字与各自单行时之单注、

单疏不全相同，人们对旧单注本、单疏本反更珍视。傅增湘先生跋此宋刻单疏本《周易正义》

称：“群经注疏，以单疏本为最古，八行注疏本次之。顾单疏刊于北宋，覆于南宋，流传乃

绝罕。”“《易》单疏本，自清初以来，相传有钱孙保校宋本，然其藏于谁氏则不可知。后阅

程春海侍郎遗集，乃知徐星伯家有之，嗣归道州何氏，最后为临清徐监丞梧生所得。”可见

后世藏书家追寻宋刻单疏本之良苦。

存世宋本多刻于南宋，北宋本极为罕见，在国家图书馆现藏的千部宋本中，公认的北宋

刻本仅有三部，其中有一部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卷一配抄本）为傅氏旧藏。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谓此本“宋讳暑、树、警，皆为字不成，桓字不避，是钦宗以前

刻本”。核卷五《依韵奉酬晏尚书见寄》中“寒谷春重煦”句，煦字缺末两笔，避宋哲宗讳，

而吉、亘、构、慎不缺笔，为北宋本无疑。

傅氏旧藏中还有一册宋嘉泰元年至四年（1201—1205）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被称

为宋四大书之一的《文苑英华》，成书于雍熙三年（986），宋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

敕编纂。全书一千卷，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以唐代作品为多。全书录作家

二千二百人的约二万篇作品，分赋、诗等 38类，各类中又分若干门目，因选材、体例与《昭

明文选》相类，时限与《文选》相衔接，可视为《昭明文选》的续作。南宋宁宗庆元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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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致仕，退居林下，闲暇亲自组织力量，对《文苑英华》进行全面勘补，并亲自主持完

成刊刻。周必大刻《文苑英华》是此书第一个刻本，也是宋代唯一的刻本。此本开本宏朗，

刻成后进呈内府，内府用黄绫装封，庋藏于南宋皇家藏书楼－－缉熙殿。当年千卷巨帙，每

十卷装为一册，共计百册。近一个世纪以来，凡有关记载此书存世状况的文献典籍均称原千

卷大书，现存世仅十五册一百五十卷，国家图书馆有一百三十卷十三册（卷二百三十一至二

百四十、二百五十一至二百六十、二百九十一至三百、六百一至七百）。这十三册中有一册

来自傅氏旧藏。书保留了宋代的蝴蝶装原有装帧形式，为我们研究宋代的装帧留下了宝贵资

料，难能可贵。

二、丹黄不辍的校书家

傅增湘生平所校群书，据《藏园校书录》共 16301卷，是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

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说：傅增湘“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

矻穷日夜不休。凡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傅熹年先生《藏园群书题记》整理说明称“先

祖父藏园先生研究目录、版本、校勘之学近五十年。生平藏书二十万卷，其中经过用善本手

自校勘的约一万六千卷。每校勘一书，都在卷尾缀写小记，说明此书的学术渊源，版刻源流

和校勘的所得。” 《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中，傅增湘自称“余之藏书，手校者十居八九，传

播者十居四五。……有得即校，日竟一二卷，悬为课程，神惬意酣，渐成癖嗜。……舟车行

役，林壑幽寻，辄载以相伴，数十年来，曾无经旬之辍”。“余自念生平，澹于荣利，居官之

日短，然恒以亟退为心，读书之日长，然恒以不足为恨。少时私慕康、乾诸儒，回翔馆阁，

以文字著述，垂名于后世。而遭时多故，事与愿违。中岁先后再出，因缘时会，忝致崇高，

力小任重，于国事无丝毫之补。闲居以来，屏绝世务，因得尽发藏书。凡人世服食声色之娱，

百不挂怀，惟此卷帙丹铅相依，殆同性命。二十年中，七千余日，自非凶丧疾苦，官职羁糜，

未尝不展卷相对。半生精力，尽耗于斯。顾务求浩博，曾无深造之诣与独见之明。即偶有发

悟，亦咫闻琐义，不足语于著作之林。惟校雠之事，劬瘁毕生，幸逢良会，访古抽奇，多前

贤所未及，既用自慰，亦冀传诸其人。倘天假余龄，耳目聪利，向平之愿，粗了世缘，中垒

之业，授之儿辈，得以重理陈编，补完余稿，就所睹记，详别条流，综括四部，勒成一书，

上规晁、陈，近参卢、陆，藉炳烛之余光，供汲古之短绠，或亦当世大雅闰达所嘉与乎。岁

在辛未八月十一日，江安傅增湘书于藏园。”

在《藏园居士七十自述》中，藏园老人又说：“至如丹铅校录，志在毕生，前记所编，

已逾万卷。丁丑（1936）以后，游事渐稀，点勘群书，用以遣日，区区微尚，私淑何、卢，

降及顾、黄，亦所向慕。偶逢诸家校本，尝事临迻。或睹古椠秘钞，为世稀见者，亦手加勘

对，求其异同，正其讹失。时复订一辞而关大义，或得异解而破群疑，为役虽劳，而其乐无

艺。积月累年，续校所得，又数千卷，其致力专勤，而差可称述者，惟《文苑英华》一书。

是书卷帙闳多，隆庆始刊，别无善本，前辈校者，自石君义门外，绝少从事，夺漏讹舛，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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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榛芜。余既亲见宋雕，百有余卷，又家藏明时写本二部，审其行款，亦出宋刊，因发愤手

校，严为课程，私自督促，日竟数卷，克期计功。盛暑隆寒，深宵短晷，曾不少辍。始自戊

寅（1938），终于己卯（1939），一年有半，克竟其功，其源流得失，别撰跋记，为文数千，

详申旨趣，特先刊布，质之当世。适馆长袁君，念此功勤，力任传录，爰令馆生，分钞校记，

历时二年，积稿盈尺，计彼全书，尚未及半，文字繁赜，盖可知矣。其余《通典》《唐鉴》

《东汉会要》《直斋书录解题》，洎唐诗，诸家所校，宋元各本，先后为录存校记，又数十百

卷，雅谊盛情，良足感也。”

他早年立志，“欲校书一万卷，以贻后人”
①
。国家图书馆的藏园旧籍中，傅增湘校过的

就有 337种 3581册，平生所校书已经超过青年时代所立宏愿。即便晚年，傅增湘先生仍天

天伏案校书，有时通宵不眠。即使在严寒的冬天和炎热的暑夏，他也坚持校书，不肯间断。

近七十岁时，还坚持校完《文苑英华》这部千卷巨著。在《文苑英华》题记中，傅增湘先生

写道：“余既躬此希世之奇遇，足以上傲前人之所未见，又惜明刻之沿讹踵谬，孤行天壤，

无人董理，私自策厉，引为己责。适遘丁丑之变，四郊多累，足迹不出国门，无曩时千里远

游之役，遂得杜门却扫，专心一虑，从事于兹。自维年垂七十，人世荣利久等诸幻梦空花，

加之身丁丧乱，视息人间，苟全性命，宁复更怀余望？即区区微名，亦深自韬晦，以免为人

指目。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无

一日之可离。倘能乘我余生，完此大业，庶差免虚生之诮，昔人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

遣有涯之生’者也。尤幸近岁以来，意兴虽减而精力尚强，镫右雠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

千行，细楷动逾数百，连宵徹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椎，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

不敢告疲。家人讽以自休，曾不之恤，即默念何以自苦如此，而亦无以自解。誉我者谓为不

朽之盛事，笑我者斥为冷淡之生涯，吾惟力行，以践吾言，独乐而忘其苦耳，遑议其他哉。”

由上述记录中，不难想像作为校书者历经的艰辛。

三、化身千百的传播者

“夫文章公器，非可自私。……必发扬光大，使光气精神，藉吾手而被于天下。庶几上

无负于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文字之脉，不幸自我而斩，与古为仇，其咎戾滋大。

故余之藏书，手校者十居八九，传播者十居四五，职是故也。”（《藏园居士六十自述》）

傅增湘先生在藏书、校书外，与过去藏家将藏书秘不示人不同，他不断刊布所藏古籍，

使之化身千百，既可以传承，还可方便学者研究使用，所藏古籍“手校者十之七八，传播者

十居四五”，做到了“上无负于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这在过去的藏书家中是绝无仅有

的，与其身处激烈变化的时代，旧式藏书楼逐步向公共图书馆过渡有关。成就藏书家、目录

学家的同时，刊布孤本秘籍，令其化身千百，安全传承，同时竭力传播，惠及天下。

①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 1983年出版，第 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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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先生首开影印出版《永乐大典》之先河。1926年，傅增湘先生将自己所藏《永

乐大典》卷 2610至 2611，按《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原样影印出版。并为此写长跋一道，介

绍该册《永乐大典》的内容，点评其中的优劣之处及影印出版原委。基于这种理念，他为商

务印书馆提供古籍善本数十种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其中《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影印时就

曾向傅氏借用善本书三十余种，包括宋刻《史记》《魏书》《南齐书》《唐书》《五代史》，还

有元刻《南史》《北史》《辽史》《金史》。《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有多种取自双鉴楼。先生

还为同时代的学者朱祖谋、徐乃昌、董康、陶湘、吴昌绶等人刊布古籍提供过底本。

此外，先生自己也刊印了大量的书籍，一方面，影印、覆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1916

年收得宋版《资治通鉴》后便立即影印流传；于 1934年借贷一万三千元巨款购得著名绍兴

监本《周易正义》，此书曾为临清徐氏所藏，秘不示人，更遑论借印，先生将其影印行世，

而后售去原书抵债。其他还有《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等。另一方面，先

生出于思乡之情，对于故乡文献和先贤著述，勤加搜寻。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辑印成《宋

代蜀文辑存》一百卷，收录四百五十位四川乡贤的文章二千六百余篇。

傅先生致力于推广传布古籍，让自己经历千辛万苦收藏的古籍更广地流传于世，其博大

胸怀令人敬仰，先生的这份情怀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四、延津剑合的爱书人

明代藏书家叶盛曾经慨叹：“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古籍

的产生、保护、散佚是相伴而行的，尽管先贤曾为古籍传承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是天灾人祸，

一部书流传千百年后，散落不全也是常态，尚存之书，完璧复合的机会微乎其微。傅增湘藏

书量大质高，一些残本，时时在其手中重逢，一是得益于他努力蒐求，提高了合璧的机会，

又何尝不是天假机缘，给爱书人的因缘呢。

傅增湘仰慕同为四川人的先贤苏东坡，不但以其诗命名藏书处，还刻意收集宋版东坡诗

集。宋版苏诗“赵注本”“施顾注本”“王状元集注本”三种存世孤罕。赵注本清末以来仅有

旧藏铁琴铜剑楼的四卷残本，施顾注本存卷较多者亦仅有两部，王状元集注本传世有四、五

种。上述苏集版本藏书家有其一便珍若珙璧，而傅增湘多年搜访，竟能三种俱藏。

遇书不全，他还尽力寻找其他藏本，以期补全。如元至元六年（1340）日新堂刻本《揭

曼硕诗集》三卷，是傅增湘 1924年购得，可惜卷三后缺七叶，于是傅先生据影元抄本自己

抄补配全。

黄善夫刻三家注本《史记》为明项元汴旧藏，后流入日本，迭经日本妙觉寺、伊执楳雪、

狩谷望之、浅野长祚、岛田翰收藏，罗振玉、黄绍箕等观赏并题记，清末田吴照自东瀛购回

六十九卷。张元济从书估谭锡庆正文斋为涵芬楼购得六十六卷，1915年袁克文购得卷二十

九、三十、八十六三卷，同年将卷二十九赠予傅增湘，卷三十、八十六转归潘氏宝礼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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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后，涵芬楼、傅增湘、宝礼堂三家将所藏残本捐赠国家，终延津剑合于国家图书馆，

功德无量。

在明洪武九年（1376）卢祥林应麟等刻本《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的跋文中，傅

增湘写道“……且卷首盛伯羲跋语言篇中有长洲顾仁效藏印，与所藏宋刻《方言》同，因书

阳山草堂记于副叶。今《方言》宋本余已于二十年前得之，并影刊以传世矣，喜此书旧为一

家眷属，因以厚价收之，俾孤本秘籍三百年后仍归于一姓，形影相依，免离群索居之感，亦

书林中一重佳话也。……”在爱书人眼中，书是有生命的，让其免离群索居之苦，也是功德

无量。

这种书之爱也在传递，傅增湘先生文孙傅熹年先生在政协会议上与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冀淑英先生谈到家藏一册宋朱绍安、潘四娘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全书为八十卷，其中

七十九卷旧藏周叔弢自庄严堪，周先生已经捐给国家图书馆，傅家所藏一卷装帧全同，为同

书散出，经与兄弟姐妹商议，捐赠国家图书馆，宋朱绍安、潘四娘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遂成完璧。

五、化私为公的捐书人

1930年时，傅增湘清醒地认识到：“文字典籍，天下公器，此殊尤绝异之品，宁终必

为吾有？”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崛起，“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晚年他身逢国难，

目睹数十年来诸前辈藏书大多不能世守，在动乱中相继散失，因此，对自己身后藏书的归宿

深感忧虑。晚年的傅增湘已深知私人藏书不利于书籍的长期保护，在其《双鉴楼藏书续记》

序中他写道：“物之聚散，速于转轮，举吾辈耽玩之资，咸昔贤保藏之力，又焉知今日矜为

帐秘者，他日宁不委之覆瓿耶！天一（阁）散若云烟，海源（阁）躏于戎马，‘神物护持’

殆成虚语。而天禄旧藏，重光黎火（指故宫图书馆），液池新筑，突起岑楼（指国立北平图

书馆），瑶函玉笈，富埒嫏嬛，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因此，他于偏瘫后不久，即

把手校群书全部捐与国家图书馆（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他于逝世前，又遗命其长子傅忠谟，

把他最珍爱的“双鉴”捐献给国家。如今傅增湘藏书中的宋元刊本、名家钞校本精粹数百种

及其手校之书 337种 3581册，庋藏于国家图书馆；其明、清以来之普通善本 3万册及自刻

书版数十种，其后人已遵其嘱捐与家乡四川省，分藏于四川、重庆等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对傅增湘旧藏倍加珍爱，并在收藏、保护的同时，让这些孤本秘籍服务国家

战略、服务科研、服务读者，以出版、数字化、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方式令其化身千百，广为

传播，让这些“文字典籍，天下公器”在公库中发挥作用，以此告慰傅增湘先生，致敬像他

一样曾经殚精竭虑爱书护书、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前贤们。


